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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青创会代表是很高的荣誉，也是对我创作

的鼓励。”第一次参加青创会的作家董夏青青难掩激动

的心情。自大学毕业后到新疆至今，董夏青青一直在部

队工作，平日少有机会离疆与同龄的专业文学创作者们

见面交流。“一个人在一地一处生活久了，视野难免受到

局限，我很期待在青创会上听到不同文学观点的碰撞。

比如，以前曾听过一位青年作家说文学要接地气而不是

接地皮，我就觉得非常生动。”董夏青青表示，此次参加

青创会，恰好能近距离和大家探讨创作方法，拓宽思考

维度。与会代表们就文学创作发表观点，必定不乏具有

启发性的精彩表述，通过聆听大家对“写什么”和“怎么

写”等问题的个人认识，反观自己的短板。同时在会上能

听取前辈作家的讲话与发言，对于自己寻找未来写作的

思想方向也大有帮助。她希望通过交流，帮助自己走出

创作的舒适区，进一步拓展创作的题材、内容、形式和手

法，为文字找到求新求变的切入口和继续前行的坦途与

大道。

同样来自新疆的作家毕亮对此次青创会饱含期

待——期待优秀同行的发言能给自己更多的启发和参

照，也期待讨论时能有更多火花的碰撞，因为从新疆的

伊犁到北京参会，“中途的几千公里不仅仅是一种空间

的转移，更多的可能是文学观念的转变”。面对新疆这

座文学的富矿，作为一个成年后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写作者，毕亮说自己一直需要面对写什么和怎么写

的问题。虽然生活在新疆的十几年中还未出现“水土

不服”的症状，但毕亮深知对于生活的融入还远远不

够，于是，近两年来，他利用工作之便，一头扎进了新疆

各族人民群众中，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走近他们，融入

他们的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在不多的几年写作

经历中，我越来越感觉深入生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

毕亮表示，此次能参加青创会，对自己也是一种难得的

契机，“面对众多优秀的同行，我要做的是学习，是反

思，这样的反思也会促进创作的转变。这种转变有两

种可能，一种也许将之前的推倒重来，还有一种可能就

是变得更加坚定。”

此次参会，青年诗人贾浅浅带着自己对于诗歌创

作的思考而来。她表示，我们无法选择身处的时代，但

可以选择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和理解时代。从诗歌创

作角度而言，诗是一种“模糊逻辑”之上的描述——它

除了描述现象和心情、感受和体验，还描述思想与精

神之上的“世界的未知部分，或不可言说的部分”。很

多时候，诗人或者作家试图用独特的语言来处理材

料——扭曲、延伸、积累、吐纳，以表达和呈现内心对

隐而不见的事物的触摸，从而使作品饱含意趣；也往

往通过直击心灵的东西，拨开被人心遮蔽的未知之

物，颠覆人世共享的认知模式，恢复真理的纯粹与本

质。她认同父亲贾平凹在《文学的大道》中的感慨：“这

个时代的精神丰富甚或混沌，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

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

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陋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

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人类的生存任何时

候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

突破。”贾浅浅认为，面对社会生活以及人性的种种考

验，作家可以缄默，也可以笔随我心，去找寻语言的火

光、刀刃、琴弦、眼泪，而切不可在心绪的自我消费中

作茧自缚。在创作上，作品语言对现象的把握尽可粗

暴，但必须让读者在文本中体验到作家的心灵自觉和

可感之物。有时，语言之榖随时会吞噬诗性，但诗人只

需敞开心灵，让语言穿过。总之，不要让具体的事物死

于内心的教条。“艺术领域里人人都能独辟蹊径。”贾浅

浅表示，心灵、情感、想象力，会让作家怀着缺陷而追求

自我拯救，“有什么理由不让未知的事物与语言磨擦出

节奏与温度呢？”

同样带着思考心态来参会的还有宋小词。2013年，

她代表湖北青年作家参加了第七届青创会，此次她代表

江西青年作家参会。“这是青年文学写作者盛大而又隆

重的节日”，同董夏青青一样，宋小词也将参加青创会看

作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次与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交

流讨论文学的机会。面对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宋小词

时常会有一种忧虑——所谓的纯文学会不会止于这一

代青年作家。她表示，面对网络文学不容小觑的气势与

力量，恪守传统文学的写作者在当下是落寞的和孤寂

的，有时候呕心沥血创作的小说，发表了都不知道读者

在哪里，有谁在看，这样想，心里还是有一些伤感的。尽

管对某些作品质量不高却读者甚众的现象表示疑惑和

担忧，宋小词也认为，网络文学好像更为开放，作者可以

通过读者留言评论，真真切切看到作品另一端的读者，

了解那些真实又中肯的评论。此次参会，她希望能够听

到不同的意见激烈交锋，因为在交流与碰撞中才会产生

智慧的电石火光，从中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这对文学

创作是非常好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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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薪火相传，创造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在青创

会中汲取前行的动力，向中国文学更加灿烂的未来挺进。他们

虽擅长不同技法、驾驭不同体裁、拥有不同风格，却都同属于一

个想象共同体，他们都同样热爱文学、热爱创作。他们早已迫不

及待地想要在这场盛会中，分享自己写作旅途中的所见、所思、

所想——前行的路纵然漫长，还好有闪耀的文学之光；创作、批

评纵然艰辛，还好有同好者互相鼓励欣赏。

这是“80后”作家马伯庸第一次参加全国青创会。近些年，

马伯庸陆续出了不少书，例如《帝国最后的荣耀》《三国机密》《古

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等，他对历史知识、古董文物的熟稔

和亦庄亦谐的文风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在他看来，任何一位作

家的写作经历，都是一次寻根之旅。作家需要在持续不断的创

作中思考、碰撞、沉淀、反复震荡，令隐藏于自己内心的一丝最原

始的乡愁缓缓浮现。每一部作品，都是这缕乡愁的一处投影，作

家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奋笔疾书，希望能够将它看得更清晰些，就

像浮士德呐喊的那样：“多么美好呀，请让我停留一下。”小而化

之，所谓的“根”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童年记忆；大而化

之，所谓的“根”，则是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凝结成的一个庞大的想

象共同体。马伯庸善于挖掘历史叙事中暗藏的细节，却又像玩

心奇重的孩子，偏爱天马行空的感觉。他认为，中国历史与传统

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探索和挖掘。但文

学创作者和考古学者的使命并不相同。学者们的使命，是努力

还原那段过往；而文学创作者的使命，则是帮助历史摆脱古老叙

事的桎梏，赋予它们以现代意义。任何一本历史小说，从来不是

单纯讲述历史本身，而是从历史中挖掘与我们现代人能产生共

鸣的要素。尤其是在时下，历史小说的创作更应该具有鲜明的

时代意义，让古与今以一种艺术重构的方式有机地联系到一

起。用他的话讲，“我们寻根，归根到底，不只是为了挖出那截古

老的根系，而是为了让高大的树冠连接到最深的根基，从中汲取

养分，从而茁壮成长。根愈稳，树愈茂，反之亦然。”

网络作家唐欣恬回忆，上一次参加青创会还是在2013年，

那一届的平均年龄是35岁，当时她低于平均年龄4岁。转眼5

年过去了，她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此次参加青创会她最直接的

感受便是“时间催人老”，这种感受在网络文学领域尤其明显。

据统计，2017年网络文学作者年龄在36岁以上的仅占11.8%。

不过，在文学创作方面，“老”意味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增强。唐欣恬谈到，十几年

前坐在电脑前热血沸腾地敲击着键盘的网络作家，如今仍热爱这份职业，却脱离了

稚嫩，除了注重一些热血、浪漫的设置，或抒发一己悲欢，更对作品的品质和内涵有

了进一步追求。身为一名专注于现实题材书写的网络作家，唐欣恬看到越来越多

同行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的

号召，对现实题材创作兴趣渐浓，大批瞄准社会热点、文化传承以及讴歌改革开放

40年伟大成就的作品，都在紧锣密鼓地创作中。唐欣恬呼吁，趁年轻，网络作家们

更要主动地触摸社会发展中的痛点，发觉新一代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迷惘与困

惑，并通过网络文学诸如作者与读者的即时互动、阅读方式的便捷等优势予以恰当

的反映，最大程度发挥网络文学的价值。

以散文、随笔、评论见长的黑龙江作家王若楠，视文学创作为自己情绪的出口、

一个与自己和解的通道，她感激文学让她庸常的生活多了些可以回味的蜜、可以牢

记的情。王若楠谈到，今天的青年作家拥有更多的选择、更宽阔的视野、更自由的

创作空间，巨变之下的生活远远比想象来得更精彩，作家笔下的世界也开始变得更

加富有层次和魅力。可如何提炼这精彩的生活，书写当今中国人面临的巨变与坚

守、浮华与迷茫、幸福与苦难、责任与担当，又成为现下青年作家创作上越不过去的

必答题。她愿意用自己的笔，去慢慢回答它，带着最初爱上文学的那颗初心，沉下

身、静下心，用时间慢慢打磨自己、打磨文字。

在青年诗人戴维娜看来，新一代的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粗暴的

“反抗”，她更愿意用“拌嘴”和“调情”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戴维娜结合程

巍的研究谈到，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贵族，用一整套从头到脚，从鲸鱼骨到燕尾服的

穿衣打扮，来对抗当时刚刚兴起的平民趣味。穿衣服背后是宏大的社会阶级的斗

争。根据这位英美文学专家的研究，那时候的贵族要“在镜子前做长达三个小时的

史诗般的斗争”。某种意义上，写诗可能跟穿衣服是一样的。一群思想马戏团里的

演员，每天早上为创作新的诗行而醒来，为一个灵敏而杰出的句子奋斗终生。这种

奋斗，跟镜子前的奋斗一样，都是试图用一行诗、一个词、一个字对抗世界中的单调

和粗鄙。享受语言的人，能享受更深层的亲密关系。戴维娜谈到，诗跟人之间，其

实有一种很性感的关系，而这种性感体现在，永远拒绝一种语言的肥腻中年，抵制

一种老态龙钟的语言状态。写诗，就是从语言的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它是奢

侈品，也是日用品。诗人需要永远地重新发明汉语，发明爱人，发明信仰。

“90后”作家苏笑嫣接到参加此次全国青创会的通知深感荣幸，她期盼着能在

会场上听到资深前辈的教导，与各位青年作家们探讨文学阅读和创作上的经验，借

以打开自己的视野、拓展个人创作的边界。苏笑嫣谈到，自己成长在一个最好的时

代，一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大为丰富的时代，但同时困境也在于此，面对眼花

缭乱的欲望、持续轰炸的信息，青年作家更要静下心来、不断取舍、拒绝诱惑，既要

以体验者的身份感受时代和生活，又要以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待和挖掘故事背后的

人物精神、心理状态，进而去表现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时代的侧面。而这种追求

必然是有难度的，如何自我平衡、如何深入挖掘、如何运笔展现等等，是新时代对青

年作家提出的考验。

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年

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现场，以“70后”、“80后”为

主的青年批评家队伍逐渐扩大，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

文学批评中最活跃的力量。这一代青年批评家大部分

受过专业训练，且多是高学历获得者，这样的学术背景

使他们的文学批评非常具有辨识度，明显区别于前辈

批评家。青年批评家们对文学怀有极大的热情和热

爱，在面对与文学现实相关的理论命题时，也能积极关

注、热情参与。中国作协设立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发

现并培养了一批学术背景深厚、贴近文学现场并有志

于文学批评的青年批评家，本届青创会代表刘涛、李

振、项静、王士强等都曾是客座研究员。

1982年出生的刘涛其人其文都有一种古典的气

质。多年来，刘涛一直倡导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整体视

野，不仅要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更要深化自己的知识结

构，“突破时代知识结构局限，拓展视野，把握中西文化

大格局”。来参加此次青创会，刘涛首先想到的是青年

一代的责任。他说：“古人说，四十而仕。仕为任事。

青年是任事的准备阶段。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

力。青年积累不够，未必堪任大事。今日所积，要理解

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变。走进历史，多识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走向世界，理解更大范围的历史和现实。”

近年来，作家如何突破个体生活和个体经验的局

限，与具体的时代生活发生联系，是文学界普遍关心的

话题，也是本次青创会中批评家们热议的话题。李振

认为，当代青年作家在这几年里呈现出新鲜、开放、强

势、持久的创作态势，不但让读者们看到了年轻写作者

对个体经验持续、深入的挖掘，还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对

此前较少涉足领域的大胆开拓与尝试。他们有着对所

处时代独特的认识与表达方式，有着对一代人精神世

界充分的敏感与好奇，有着对写作途径及文学形式永

不满足的探索。他认为，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正在逐渐

形成一种独特又多元的文学新气象，虽然其中可能存

在着种种问题或不足，但这种文学气象的形成就是一

个青年作家不断成长的过程，这时我们应该有更多的

耐心，对青年作家及其创作给予更多的包容和体谅，成

为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作为一位女性批评家，项静的文字既有学理的渗

透，也有情感的温度。近年来，项静还尝试文学创作，

出版有小说集。对她来说，不论批评还是创作，写作是

用文字表达自我。在她心目中，理想的写作就是不做

大而无当的预计和展望，“诚实”地写出自己精神上的

困惑、局限，把在现实中体验到的东西在写作中尽力表

达清楚。在她看来，评论是公器，而不是个人臧否，对

一个作家或者某个作品的关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评

论是文学氛围和生态的撑持者。评论不是批评家的特

权和规定写作，它有诸多层面的参与者，每一个写作者

都是批评家，有交流就有品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

标准，从而形成一个博弈和协商机制。项静坦言，青年批评和写作存在的问

题肯定很多，比如参与生活赋形的能力，参与时代难题、推动思想的能力，都

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她理想中的文学和批评的关系是砥砺前行，凝聚更多

的社会关注。

王士强多年来密切关注、深入参与当代诗歌创作，在他看来，当前的中

国社会正发生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变革，这对于文学发展而言既有

机遇也有挑战。青年无论是与社会的变化还是文学的变化都有着天然的、

密切的关系，既是这种变化的承载者，又是新的变化的推动者，青年即未

来。对于青年批评家群体而言，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面临的困难有很多，生

存压力、价值焦虑、学院体制的束缚等等，但是，惟其如此，更能凸显出文学

批评的价值，一个时代在召唤属于自己的批评家。他认为，青年批评家应该

持守文学的“本心”“初心”，需要有对于文学的担当和责任感、使命感，需要

耐得住寂寞，需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如此，才可能为文学的健康

发展更好地做出贡献。

1978年出生的曾念长与改革开放同龄。作为一位学习社会学出身的青

年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有文学创作和文化记者经历的作家，曾念长将社会学

概念引入了文学场域的分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文化社会

学研究及文化批评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在谈及此次参会的感受时，曾念长首

先想到的是“青年”一词的意义。他认为，把“青年”和“改革开放”两个关键词

放在一起，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意义。“4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都在我

们身上留下了鲜明印迹，借助这次青创会，我们可以深入交流同龄人的精神

成长史，探讨我们这代人如何重返时代现场，让我们的创作和批评进入当代

中国最前沿的经验领域。”

从《翅鬼》到《飞行家》，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双雪

涛用5部作品展示出自己持续的创造力。写作对于

双雪涛而言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作家观察生活

也是为了生活，顺便写作，这样比较自然。”东北雪原、

天赋异禀却命运不济的人、潦草困顿的生活和若隐若

现的凶杀事件，东北作为一种素材，在双雪涛的作品

中散发出独特魅力。正常生活然后正常写作，这份朴

素成全了他的创作。双雪涛在自我培养与自我审视

之间不断进行折返，他说：“得到的东西多了要自省。”

如今提及张怡微，人们已经不再往她的名字前加

上任何青春期意味的标签。当一个人用最职业的态

度来审视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时，任何抓人眼球的标

签都是不负责任的。《细民盛宴》《樱桃青衣》等作品的

出版，已经让张怡微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张

怡微出生在上海的工人新村，这些工人新村是上海这

座国际大都市的“零余者”，在市井中生存，热闹、零

碎，也成就了张怡微小说复杂的温度。她说：“我也一

直在思考多面向的上海。”

已出版《名提》《三叉戟》等十余部小说的吕铮，主

业是一名警察。作家和警察这两种身份互作追问，柔

与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糅合。“抓差办案”给了

吕铮大量的写作素材，而这些素材也直接叩击着他对

生活与人情的理解。“谎言到底分不分善恶，有没有所

谓的善意谎言”，“我们一生为之懊悔的原罪，是不是

需要去偿还”，“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到底是机器还是

人”等问题在吕铮笔下呈现为鲜活的人物形象，因为

这种丰富与厚重，他的作品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

他说：“创作每一部长篇的前提就是找到一个要去追

问和回答的问题。”

来自武汉的唐诗云是近年来逐渐崭露头角的青

年作家。作为一名记者，她曾在采访文学大家的过程

中被多次触动，如今她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尝试去

厘清一些文学母题。“文学就是把自己不一样的感受

传递给别人的过程，一种输送。”敏感、随性，她在小说

中自如地摸索活着的密码。她说：“文学，让我学会原

谅生活。”

来自浙江的汪芦川是此次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

作会议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正在读高三的汪芦川

在良好的文学氛围里成长，已经写作并发表了许多散

文。虽然年纪轻，但她对写作的思考一直在进行着，

被问及写作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时，她说：“在文字里

留存过去的我的全部供未来翻阅。”

双雪涛、张怡微、吕铮、唐诗云、汪芦川，这些名字

列在一起就给人一种属于青年人的生机与创造力。

文学新面孔的出现必然意味着新的文学样式与内核

的出现成为可能。

被问及如何理解文学的“新”时，双雪涛说到，“新

的真正含义不是新来的，而是有不一样的东西，或者

说，新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意思，如果是青年但是方

法和思维还是老一套，那意义不大，我们的传统里有

不少好的东西，但是新的生活要求人有新的体会，这

里面一方面是艺术层面的事情，一方面是胆色方面的

事情。”吕铮谈到：“‘新’就是‘推陈出新’。在小说创

作中，我让自己有些洁癖，珍惜羽毛，不去跟风写作。

一是源于我的职业，警察工作严谨，做事总要经过冷

静的判断，不会盲目跟从；二是源于我的写作状态，我

现在还是在起步或者进步的过程中，这不是谦虚和低

调，而是确实如此。我在发表完12本长篇小说之后

才真的觉得，自己开始懂得什么是小说了。所以我努

力让每一部新小说都与过去不同，不去重复做‘套娃’

工程。”张怡微认为，“文学和青年本来就是很近的。

五四文学、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很多都是青年文学。

青年有参与世界和反思的热情。”

如何理解与创造不同于过去的文艺作品是时代

赋予每一代青年人的职责，也是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

种助益性思考。如何理解“新”与如何创造出具有新

气象的文学作品，这种持续不断地自我叩问会让青年

作家们在创作道路上走得更远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

风格。对于何为青年品格，这几位作家也给出了自己

的理解。

唐诗云说到，“对于创新和尝试来说，具有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精神才愿意更多尝试冒险。这也是一种

青年品格。我尊重那些在文学道路上一直创新的前

辈，虽然从自然年龄上来说他们不算青年了，但是，在

文学意义上，还是我们的青年同行者。我自己在开始

写作的最初，曾经也以为成熟和不再稚嫩是我进步的

最大意义。现在才发觉，这是一种向后的进步。创新

才是文学永恒存在的真谛。”汪芦川回答说，“青年就

是在新时代用新视角审视世界，并用文学表达新观点

的人。”吕铮说到，“青年品格”就是永远保持成长的态

势与进步的空间。在谈到独特审美、成熟人格与写作

的关系时，双雪涛说到：“独到的审美是必要的，这个

涉及对世界和对文学的认识。成熟的人格可能略微

模糊一点，因为世界上最成熟的人格可能是最无聊的

人，所以人格还是要有趣一些，当然最好也通世事。”

吕铮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在工作与小说创作之

余，他还进行词曲创作、旅行、观影。他说，一个有意

思的人才能写出有意思的小说，小说呈现出的是作家

生活中的冰山一角。“我觉得热爱写作，会使人变得年

轻，永远有求知欲，永远有一颗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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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新文学””与与““青年品格青年品格””
□本报记者 徐 健 宋 晗


